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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與群眾 祝 勇

一件宋代
龍泉雙魚盤，
一塊重達千斤
的宋船麻石錨
，在海事博物
館展出，兩件

文物如香港傳家寶，引出二千年舊
事。

香港有屬於自己的歷史，如同
廣州也有她的歷史，城中的西漢南
越王墓，記錄廣州的衍生。香港李
鄭屋村漢墓，則載下香港身世，如
一個家族的族譜。兩者內容相近。

李鄭屋村東漢古墓很不着眼，
五十年代發掘，建成花園式博物館
，許多人幾十年未到過，獨處冷冷
一角。最近，有些不肖豎子挾洋人
以亂世，但石頭會說話，一件宋龍
泉雙魚盤，一塊宋代船錨大麻石，
從東沙中線地鐵工程近宋王臺挖出
，以及由西貢糧船灣意外撈起，還
有李鄭屋村東漢古墓，皆是香港歷
史的見證。

李鄭屋村東漢墓出土文物數量
，遠遠比不上廣州南越王古墓，南
越王墓主稱王，世上珍貴珠寶如山
不待說了，此墓是南越國第二代國
王趙眜的墓，出土文物一萬多件，
博物館在原址建起，大於香港的李
鄭屋村古墓十數倍。過萬稀世珍寶
中，絲縷玉衣、文帝行璽金印是兩
件鎮墓雙寶。漢代玉衣分等級，有
金縷、銀縷、銅縷，南越王墓出土
的絲縷玉衣是首次發現，迄今中國
只此一件，保存完好，較名聞天下

的河北中山靖王墓劉勝穿的金縷玉
衣早十二年。這玉衣共分頭、上衣
、左右袖筒、左右褲筒、手套、鞋
共十部分，用二千三百塊玉片縷成
，長一點七三米。怎樣串起來呢？
每枚玉片四角鑽四孔，用朱紅色絲
帶穿成，用的是軟玉料，採於南越
，鑽孔也是南越工藝，南越國為漢
帝封予的王國，玉衣若是皇室賜予
，應用金縷或銀縷，從絲縷這方面
看，無疑是南越自行製作，由此而
獨一無二，顯示特有的歷史價值。
南越王墓在歷史意義上形同廣州家
世。我們不能因為當時南越（廣州
）遠離漢朝中央，而認為是中華域
外之地。

南越王墓出土絲綢無數，廣州
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發祥地，墓中
出土象牙、銀盒、香料舶來品，估
計絲綢貿易而來。古墓反映二千多
年前廣州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狀
況，廣州流長的歷史。歷史上發生
一件事，閩越王攻打南越，越王趙
眜上書漢武帝，求漢武帝處理，漢
武帝對趙眜不作互相攻擊大加讚賞
，這段事說明南越從屬漢朝中央政
權，漢朝一統之地。

李鄭屋村東漢古墓雖小，規模
與出土文物不及廣州西漢越王墓，
意義在於它是一冊 「族譜」，香港
地理歷史的歸屬，從實物找到香港
是古代廣州所管轄。古墓發現於一

九五五年，工人在深水埗東京街夷
平一座小山建徙置屋時掘出，轟動
一時。考古斷定，古墓屬東漢中期
衣冠塚，距今約二千年。從古墓掘
出器物多是日常用品，飲食器皿佔
多，出土文物雖少，更缺黃金翠玉
，獨有兩東西價值連城，一是墓磚
，一是建築結構，決定了古香港地
理和政治管轄地位。

考古人員發現，古墓採用的磚
，均鑄上「大吉番禺」，顯示了古香
港屬番禺。文物不在於實物大小，
一塊磚上 「大吉番禺」四字，如一
張出生紙，記錄香港的由來。

墓磚上所刻 「番禺」即為古廣
州城，西漢初期，番禺是中華聞名
都會，物產集散地，各地商賈南來
，磚上刻文印證漢朝的管治權力，
確切延伸至香港，香港歸於漢，這
一點， 「大吉番禺」四字印證了香
港歷史。

過往常以為古香港偏於海隅，
沒有名山大川及良田沃野，村落荒
涼；忽略香港擁有暢通東西方貿易
的海洋，天然良港，古代風帆動力
船舶停泊港灣，古廣州至南洋海上
交通必經之地，外國商船在此補給
糧水，躲避颱風，大嶼山一帶海床
，現錄有四十九艘古代沉船紀錄，
可見船隻來去繁忙。新安縣（今日
深圳及香港一帶）有 「新安八景」
，其中一景 「鰲洋甘瀑」在香港境

內，四面鹹潮，中有飛瀑泉水清甜
，西方商船在此處儲水。

從漢墓建造與出土物器推算，
漢時香港已有一定的發展規模，以
造磚為例，墓內磚塊一端凸出半圓
形，另一端凹入半圓形，鋪砌墓頂
的圓拱形，前後磚凹凸緊密相疊，
建築工藝水準甚高，墓主身世不是
商賈便是官貴。而漢代的屯門已有
駐軍，朝廷又在大埔港大規模採
珠。

一九七四年四月的一天，採訪
部接到讀者打來電話，說萬宜水庫
發現沉船，還有瓷碗瓷碟。便派一
位原是上水人的記者去採訪，他找
到水庫發現古船的現場，找到修水
庫姓楊最先挖出幾隻瓷碗的工人，
其他工人不斷挖出完整的陶瓷，記
者比考古專家早到，找出幾件瓷器
拍照，接着看到幾塊木板，像船的
龍骨，專家來了，他們再找到用酸
枝木造成的木釘很快斷定是明代古
船，載了大批瓷器，把現場封鎖，
有人在專家到來之前，抬走了幾件
瓷碗碟。

往後長達兩年的發挖整理，共
找到一千多塊馬來西亞陶瓷片，一
枚鑄有小篆 「通元寶」，燒焦明代
古船板，十一粒最有價值的波斯玻
璃小珠，東南亞用作錢幣，沉船的
發現，說明明代船隻下西洋，部分
取道香港水域，遠至非洲東部。

古船沉沒的位置正巧為 「官門
」水道，糧船灣與西貢夾着的一條
小海峽，稱官門水道，水上人叫 「
乾門」，因水道很淺，潮退時只有
半米水深，大船行不通，這艘大船
駛入進狹窄的 「乾門」可能誤入 「
官門」，不幸翻沉。

歷史豐富，也很遙遠，讀歷史
，講歷史，有人說這些人和事太遠
了，現在是網絡年代，社會發展一
日千里，過去的事於我無助。不認
識歷史，就會發生笑話，受人蠱惑
，受人指使。社會氛圍渾濁，有些
人強要抹去歷史，守護歷史，便須
多讀歷史，增長智慧，以辨別真相
，明白誰在胡扯。

一塊漢磚的香港身世
張 茅

􀎠六一八雨災 􀎡何其震撼
荃 葵

此前在饒宗頤文
化館舉行的 「香港百
年蛻變」圖片展覽，
展出的一幀一九七二
年六月十八日港島半
山因暴雨導致山泥傾

瀉，多幢大廈倒塌的相片頗為震撼。從那個
年代走過來的港人，提起當年的 「六一八雨
災」，大概無不猶有餘悸。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六日至十八日的香港
，暴雨連場。六月十八日中午時分，九龍觀
塘翠屏道安置區水深呎高，安置區的山坡初
時有少量山泥瀉下。沒多久，曉光街與秀麗
街的一段基堤崩塌，像大塊地毯般一瀉而下
安置區。另外，有木屋着火。那個年代，通
訊設備不健全，電話不通，水浸滿街，阻礙
消防車到災場救援。大量雨水從填塞山谷而
成的基堤的斜面不斷滲入，令基堤建築物料
軟化，山泥傾瀉由此形成。不僅窮人的木屋
不堪一擊，半山富人的家居也難逃災劫。六

月十八日晚上，港島半山寶珊道一幅受強烈
風化的火成岩山坡滑動，沖毀了一座兩層高
的洋房，並把干德道一座六層高的樓宇沖塌
，洪水加山泥加樓宇瓦礫形成的泥石流，再
衝向旭龢道樓高十二層的旭龢大廈，把大廈
沖塌，繼而再波及山坡下剛落成還未入伙的
景翠園部分樓層。連串大廈倒塌，成為香港
戰後近二十八年來傷亡最慘重的同類意外，
造成七十一死五十二傷，旭龢大廈亦成為香
港至今全幢倒塌且層數最高的樓宇。

筆者那時候在唸中學，家中的黑白電視
機換上了彩色，沒幾天，熒屏上就出現了電
視台自開台以來首次舉辦的捐款賑災義演。
台灣電視台也派出當紅歌手來港助陣，著名
台灣歌手青山、秦蜜等落力義唱。香港名人

胡章釗、張瑛、梁醒波、譚炳文、許冠文做
義演節目的主持人；粵劇名伶任劍輝和白雪
仙合唱《李後主之去國歸降》，白雪仙發燒
，臉色蒼白，帶病行善；新馬師曾、李小龍
、陳寶珠等也到電視台共襄善舉。

香港地少山多，山泥傾瀉是個嚴重問題
。自那次災難後，一九七七年起，土力工程
處一直進行減低山泥傾瀉為害的研究和工程
。二○一○年以前，土力工程處較着重處理
香港不合標準的人造斜坡，但見新市鎮發展
迅速，重建項目也相繼增多，靠近陡峭的天
然山坡的樓房也隨之面臨風險，土木工程處
為此對天然山坡和人造斜坡的風險也一併緊
密關注。那邊廂，渠務署對付水災，近年運
用三招：在上游利用雨水排放隧道截流、在

中游利用蓄洪池暫存雨水、在下游利用疏浚
工程增加排水能力。水浸黑點已由一九九五
年的九十個減少至如今的六個。渠務署並且
有通渠隊經常到處通渠。

二○一七年八月尾，十號強颱風 「天鴿
」，暴風加天文大潮，尚幸襲港風向稍為偏

離，香港未至於受嚴重損害；澳門卻不幸迎
來正面吹襲，災情嚴峻。暴風雨過後，澳門
當局總結經驗教訓，對香港的防風雨工程建
設讚賞有加，並效法香港建設同類工程。筆
者向來怯風怕雨，但觀近年政府在這方面作
出不懈努力，無懼風雨的信心增強了。

（七）
順便說一句，《毛

詩全圖》《乾隆南巡
圖》這些大型主題繪
畫，儘管啟用了國內

最好的畫家（清初「四王」之一的王翬亦曾為
乾隆的祖父康熙主持繪製《康熙南巡圖》）
，但藝術水平，早已不可與宋代同日而語。

原因之一，在於《乾隆南巡圖》這樣的
繪畫，必須秉承帝王的意志，體現皇帝一人
的尊威，因此只有皇帝一人成為繪畫的主角
，在長卷中反覆出現，而帝國官吏，乃至芸
芸眾生，都只能成為他的陪襯，不僅畫面上
的人物全無個性，畫家的自由空間也受到壓
抑，不再像唐宋時代那樣，心與道合、神與
物遊。因此那繪畫，縱然場面宏大、人物萬
千，卻不可能產生震撼人心的力量，因為人
再多，也只為帝王一人而存在，只為凸顯帝
王的尊威，而不是作為他們自身而存在。畫
面上所有人，歸根結底都是為一個人（皇帝
）而存在的。他們的存在，只能表明權力要
求眾人參與的性質，如我在《舊宮殿》裏寫
的， 「無上的威儀顯然不能由皇帝一個人來
完成，權力不是皇帝一個人的獨角戲，它需
要群眾，需要自己身邊有膜拜的人群，正如
偉大的事業需要多多益善的追隨者充當炮灰

。」〔祝勇：《舊宮殿》，第五十六頁，北
京：東方出版社，二○一五年版。〕他們人
再多，也等於零。

除了帝王的政治意志不可撼動，帝王的
藝術訴求也必須實現。然而，儘管如前所述
，乾隆本人是一位藝術發燒友，沉迷於星光
燦爛的古代藝術，也像當年的宋徽宗、宋高
宗一樣，建立了皇家畫院（先是將造辦處的
「畫作」升格為 「畫院處」，又設立了如意

館），但他的藝術品位，仍然有着強烈的女
真底色，對中國繪畫歷經宋元沿革嬗變後出
現的尚寫意、重神韻的審美取向難以理解、
認同，欣賞水平也只能停留在寫實重形、富
貴華艷的層面上，宮廷畫家們，當然必須向
皇帝的品位看齊，因此帶來清代藝術水準的
大淪落，《康熙南巡圖》《雍正平準圖》《
乾隆南巡圖》都是其中的代表。這些巨大的
畫作， 「精彩遮蔽於細碎，個性湮沒於繁縟
」，如杜哲森先生所說： 「如果剪裁局部，
放大欣賞，或許不失精到，但如今處處精到
反而不見了精到。這種惟謹惟細、惟繁惟密
的繪畫風格堵塞了欣賞的通道，不再有聯想
的空間，這是沒有彈性的藝術，只能造成感

覺的零亂和審美的疲勞，如蘇軾所言： 『看
數尺便倦。』」〔杜哲森：《中國傳統繪畫
史綱》，第四八九頁，北京：人民美術出版
社，二○一五年版。〕

他們的作品，無論怎樣用氣勢來嚇唬人
，都是枉然。那謹細繁縟、規整劃一的構圖
，與張擇端《清明上河圖》、馬和之《詩經
圖》這些描繪着生活原形、滲透着泥味汗漬
、體現着普通人最真實情感的作品，早已判
若雲泥。

這種藝術上的集權與格式化，正是對帝
國現實的最佳寫照。在宮牆裏的花團錦簇、
姹紫嫣紅背後， 「這古老文明的荒涼冬天已
經來了。」〔李敬澤：《小春秋》，第一四九
頁，北京：新星出版社，二○一○年版。〕

才有寒山冬景，帶着古老的洪荒和無限
的寂寞，在石濤、弘仁的筆下，瀰漫鋪展。

只有在權力鞭長莫及的邊緣地帶，藝術
才能恢復生機，出現 「清代四僧」、 「揚州
八怪」，還有曹雪芹這樣的超級藝術家。

乾隆一朝，讓大清王朝抵達了它發展的
巔峰，也是它迅速墜落的起點。

黃仁宇《中國大歷史》中這樣描述乾隆

退位時的帝國狀況：
當乾隆退位之日，清朝已達到成長的飽

和點。八旗軍的尚武精神至此業已消散，這
也和明代的衛所制度一般無二，前所登記的
人戶也不見於冊籍。雍正皇帝的 「養廉」，
雖說各主管官員的薪俸增加了數倍，仍不能
供應他們衙門內的開銷。更不用說官僚階級
的習慣和生活費已與日俱增，而為數萬千的
中下級官僚，他們的薪俸不過是聊勝於無。

因此貪污的行為無從抑制，行政效能降低，
各種水利工程失修，災荒朝廷又不及時救濟
，民眾鋌而走險為盜為匪，也就是必然了。
這一連串衰弱集貧的展現，在西方與中國針
鋒相對前夕，大清王朝已未戰先衰了。〔黃
仁宇：《中國大歷史》，第二三○頁，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一九九七年
版。〕

《紅樓夢》帶着巨大的宿命感，穿透了
整個盛世。

（八）
但假如乾隆躲在深宮，足不出戶，如伊

沛霞所說的，與他的帝國相隔絕，不能親睹
帝國正在發生的一切，豈不又要重蹈宋徽宗
覆轍？

宮深似海，使他無法去注視自己的城郭
人民，而一旦出宮，又勢必勞民傷財，催生
出無盡的奢靡與腐敗。

這正是帝王的悖論。
因此，人們編造了皇帝 「乾隆微服私訪

」的神話，把皇帝變成普通人，與人民群眾
打成一片。

一部電視劇，也因此賺足了收視率。
或許，只有這種虛構的方式，才可能暗

合乾隆組織繪製《毛詩全圖》的全部用意。
（完）

百里排湖千里夢
方先舫

江南採蓮，歷史上既是盛事，又是
雅事。春餘夏初，荷風送爽，盈盈粉面
，喧喧笑語，蓮舟輕搖，蓮歌互答；跳
蕩的芳心，流轉的秋波，嬌羞的臉頰，
暗藏的情愫，一湖一池，活色生香。南
朝樂府《西洲曲》被朱自清在名作《荷

塘月色》中引用而廣為人知： 「採蓮南塘秋，蓮花過人頭。低
頭弄蓮子，蓮子清如水」。 「蓮」與 「憐」諧音， 「憐」的古
義有 「愛」的意思， 「蓮子」也就可以解讀為 「愛你」，那麼
，你是否已經想像出那個含情脈脈欲言又止的江南少女俊俏的
模樣？

然而，對於那些貧窮飢餓的 「闖湖人」來說，詩意是無暇
理會的，他們更需要運氣，因為他們押上的賭注是自己的生命
。荷葉田田，亂花迷眼，荷風習習，暖香醉人，這看似充滿詩
情畫意的排湖，索人性命也是毫不含糊。每年湖產成熟的季節
，都有人葬身湖底。那時候，我家住在路邊，經常可以看到一
些號哭悲傷的人向着排湖方向來了又去，去了又來，不用問，
你都知道發生了什麼。

那些殞命湖中的人後來變成了傳說：這些冤魂聚集在湖泊
深處，有的發出陰冷的怪笑，有的直着嗓子乾嚎；他們有時大
聲爭吵，有時又低聲密語；他們在湖面上颳起一陣陣陰風，灑
下一陣陣冷雨：還有人說看到一隻隻枯枝般的手臂伸出水面，
在空中狂抓亂舞……大人們講得神秘恐怖，聽得我們這些當年
的孩子們寒氣灌頂毛骨悚然。

我和哥哥選擇了一個晴天，因為高懸太陽既可以為泡在湖
水中的人提供熱量，也可以為人壯膽。一下湖，我就緊緊跟在
哥哥的身後，亦步亦趨。兄弟倆二話不說邊走邊摘，只要觸手
可及，通通拿下，不需多長時間，麻繩上就串了多半。

突然，我一腳踏空，掉進了一個坑洞，這些都是上年人們
挖藕留下的，雖然都不太深，但很多坑裏都有倒伏的荷梗被淺
淺的淤泥掩埋，掉進去以後，雙腳會被纏住，腳底是鬆軟的淤
泥，人越掙扎就越陷得深，有些人就是這樣在掙扎中沉淪沒頂
……哥哥聽到我踏空的聲音，回頭伸手只是輕輕一拉，再加上浮
在水面的蓮蓬串兒也有一點救生圈的作用，我迅速脫離了險境。

雖然下陷不深，我還是覺得我的腳碰到了什麼……想起那
些恐怖的傳說，我就沒來由的覺得我碰到的是一隻人手……莫
非我遇到了那些……莫非他想把我拉下去？我說： 「哥，我害
怕，我好像踩到了一隻人手……是不是那個淹死在這裏的人要
拉我去作伴？我好害怕，我們回去吧？」 「是蓮藕吧？也可能
是一條大青魚啊，哪有什麼鬼啊？別怕別怕，你跟在我後面，
沒事的。」哥哥說。

那些恐怖傳說中不散的陰魂、厲鬼的獠牙、枯枝般的手爪
……從四面八方湧了過來全都拚命地往腦子裏擠……越怕越這
麼想，越這麼想越怕……我不敢往前走了，感覺雙腿都軟了
……雖然穿着較厚的長衣長褲，但是手上和腳背還是不可避免
的劃傷，污濁的湖水一泡，又疼又癢。

哥哥看麻繩上串得也差不多了，就說： 「好吧，我們回去
吧，你走前面，我看着你，注意那些記號……」畢竟是第一次
下湖，我們並沒有走多遠，離岸邊直線距離大概七八百米。走
了沒幾步，就聽到一陣窸窸窣窣的聲音，看到那荷葉亂顫，哥
哥說： 「低下頭，管湖佬來了。」低頭當然是無濟於事的，兄
弟倆被抓了現行。 （中）

故宮故宮
古物古物

香港香港
隨筆隨筆

人生人生
在線在線

人與事人與事
HKHK

▲《乾隆南巡圖》凸顯帝王的尊威，
圖為 「回鑾紫禁城」 卷（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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